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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前言
[bookmark: _Hlk57412464]《群書治要》是唐朝魏徵、虞世南等為唐太宗編著的治國寶典，選錄從先秦到隋朝的典籍精華，展現古聖先賢修齊治平的經驗與方法。《詩經》作為中國傳統「五經」之一，已流傳兩千五百年到三千年的歷史  。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其教化作用及對後世的影響不言而喻。《詩經》十五國風以〈周南〉為首，頗具代表性，故本文欲探究《群書治要》對於《詩經·國風·周南》詩篇的取捨標準，進而了解魏徵等編著《群書治要》的主旨與後世意義。

二、《群書治要》《詩經·周南》淺述
1. 《群書治要》淺述
《群書治要》為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初年下令編撰。太宗十八歲隨父從軍，「少從戎旅，不暇讀書」  ；年二十九昇為天子，百廢待興，偃武修文，以修齊治平、休養生息為要。次月設立「弘文館」，聚書二十萬卷，廣納天下賢士，請教治國良策。然卷帙浩繁，難以遍覽，乃下令編撰此書。  《新唐書·蕭德言傳》云：「太宗欲知前世得失，詔魏徵、虞世南、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，帝愛其書博而要，曰：『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，公等力也！』」  
《群書治要》一書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選擇？實則在〈群書治要序〉中，魏徵等編書之旨已闡述明晰。〈群書治要序〉云：
「故爰命臣等，采摭群書，翦截淫放，光昭訓典。聖思所存，務乎政術；綴敘大略，咸發神衷。雅致鉤深，規摹宏遠；網羅治體，事非一目。……欲令見本知末，原始要終；並棄彼春華，采茲秋實。一書之內，牙角無遺；一事之中，羽毛咸盡。用之當今，足以鑒覽前古；傳之來葉，可以貽厥孫謀。」  
此書摘錄歷代典籍的精華，發揚前代先聖留下的訓典。為避免「辯周萬物，愈失司契之源」  的誤區，刪除虛浮言辭，力求精簡明白，將全書的主旨聚焦於治國大道之上。此書雖是為唐太宗編訂，卻不僅限於為君者的警戒，也能作為臣子、士大夫的典範以及后妃德行的榜樣，發揚美好的德性，懲戒邪惡的行為。
2. 《詩經·周南》淺述
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分為國風、小雅、大雅、頌四部分，共三百零五篇。  〈詩大序〉云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」  將心中所思所想用言語表達出來，這是詩最基本的特點。言語不及則嗟歎之、詠歌之乃至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且常伴隨著一唱三歎的詩歌形式。詩是人民內心生活的展現，因此了解不同地區的詩歌，即可觀當地民風教化，如《禮記·經解》言：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。」  。詩不僅能表達心志，也有端正政治得失，移風易俗的作用，故〈詩大序〉云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」  
《詩經》十五國風是諸國的歌謠，以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為首。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分別為周公旦與召公奭的采邑，故稱「周」、「召」；二公將文王的教化從北方傳到南方，故稱「南」。  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「舊說二南爲正風，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。十三國爲變風，則亦領在樂官，以時存肄，備觀省而垂監戒耳。」  十五國風分為正風與變風，正風見善則美，變風見惡則刺，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的詩篇可以風天下、正夫婦，稱為正風，故〈詩大序〉曰「周南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」。  
[bookmark: _Hlk58577539]〈周南〉之詩共十一篇，從〈關雎〉到〈麟之趾〉。〈詩大序〉曰「〈關雎〉〈麟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」  〈周南〉前五篇講后妃德行，後六篇為德化的影響，內容大多關於男女之事，后妃之德，看似情感的表達，卻反映出當時的民風教化。因為夫婦為人倫之重，夫婦正則父子親，父子親則君臣敬  ，五倫皆歸於正則家齊，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  ，〈周南〉作為國風之首實有其深遠意義。

三、《群書治要》所選〈周南〉詩篇淺探
《群書治要》對於《詩經·國風·周南》詩篇的選取，僅選〈關雎〉與〈卷耳〉兩首詩，其餘詩篇均未錄。所選《詩經》內容首先節錄《毛詩》中〈小序〉內容，再摘錄詩篇原文。可見《群書治要》對於詩篇的取捨，是依〈詩序〉為主要依據。並且有意規避《詩經》一唱三歎的形式，只選錄重點章句，使全文重心更加聚焦，這或許與其「聖思所存，務乎政術」  的主旨有密切聯繫。
1. 〈關雎〉淺探
〈關雎〉一詩為〈國風〉之首，詩序曰：「〈關雎〉，后妃之德也。風之始也。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鄕人焉。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言后妃之有美德，文王風化之始也。言文王行化，始於其妻，故用此為風教之始，所以風化天下之民，而使之皆正夫婦焉。」  此詩以雎鳩之鳴起興，講述君子希求得到賢德女子之事。而此詩中所展現具有幽閒貞靜德行，內心與外貌皆美善的淑女形象，正是后妃之德的展現。此德行能於無形中影響當地民風。
朱熹《詩集傳》曰：「周之文王生有聖德，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。宮中之人，於其始至，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，故作是詩。」  若依朱子所言，此詩中的淑女正是文王的妻子太姒。作為一國之母，民眾無時無刻不以之為榜樣，正是文王及其后妃德化的影響，乃能從個人影響到一鄉，繼而影響到一國，乃至天下皆受其教化。孔子言：「君子之德風」  ，也是提醒君主及后妃言行皆當謹慎，因為他們的德行皆為天下的典範。
不過《群書治要》選擇此篇的意義不止於此。詩常意在言外，孔子也說告往知來者，始可言詩。  看似君子為求得窈窕淑女而憂思，實以此淑女比喻賢人。如〈詩序〉所言：「是以〈關雎〉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〈關雎〉之義也。」  崔述曰：
「〈關雎〉一篇言夫婦也。即移之於用人，亦無不可。何者？夫之欲得賢女為婦，君之欲得賢士為臣，一也。果賢女與？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；果賢士與？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。非寤寐求之，不能得也。」  
詩序開篇即點出〈關雎〉一詩的主旨是以此淑女喻賢才。君子都希望得到幽閒的淑女成就和樂的家庭，全詩也呈現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  的中正之風，若能以此心思賢，知人善用，則不僅個人能進德修業，也能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念，帶給人民真正的幸福。
2. 〈卷耳〉淺探
〈卷耳〉為〈國風〉第三首詩，此詩講述婦人采卷耳，念及君子在外行役之苦的憂思。  崔述曰：「愛之至，故欲其自寬。……無錦衾角枕之思，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，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眤，可以為訓於後世矣。」  〈卷耳〉一詩反映出當時民風的醇厚，即使是為人婦對君子的思念，也都能發乎情，止乎禮。夫婦為五倫之一，夫婦各盡外內本分，家庭乃能和樂長久，家家和樂則天下太平。
不過《群書治要》所強調的主旨，是〈詩序〉所述更深層的含義。詩序曰：「〈卷耳〉，后妃之志也，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。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」鄭玄註：「險詖，不正也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私謁者，婦人有寵，多私薦親戚，……后妃能無此心，故美之也。」  詩序言后妃之志，此婦人或非一般女子。婦人對於君子的憂思，表明看起來是車旅勞頓的擔憂，但依詩序可知，其日夜所思慮的，是希望君子得賢士輔佐成就事業。並且婦人從對君子艱辛的擔憂，延伸到體恤臣子的辛勞，心中所想皆是為君子覓得良臣，並無絲毫偏私之心。這份德行就能成為天下的典範，影響人民。
〈卷耳〉與〈關雎〉主旨基本一致，都是憂在進賢。不過〈關雎〉是從君子希求窈窕淑女引申至對於賢才的渴望，〈卷耳〉表現后妃的心志就是輔佐君子求得賢才。歷代聖王皆求賢若渴，因為賢人是成就事業的基石。如伊尹輔佐五代商王，幫助商湯伐桀；後作〈伊訓〉訓誡太甲，太甲暴虐亂德時，放之於桐宮，令太甲悔過反善，諸侯咸歸，百姓以寧。  周公輔佐周武王伐紂；成王年幼，攝政七年，興正禮樂，民和睦，頌聲興，奠定周朝八百年基業。  崔述曰：「古之聖帝明王，咨於岳，稽於眾，或三聘於莘野，或三顧於草廬。」  這是〈關雎〉〈卷耳〉更深層的內涵，也是魏徵等的苦心。

四、《群書治要》未選〈周南〉詩篇淺析
1. 〈周南〉未選篇目淺析
《詩經·國風·周南》餘下的九篇並未選錄。〈葛覃〉〈樛木〉〈螽斯〉〈桃夭〉四篇都是關於后妃的德行，如勤儉孝敬、無嫉妒、宜室家等美德。雖〈群書治要序〉也言及「母儀嬪則，懿后良妃」  ，但其主旨仍聚焦於后妃之德對君主治國的輔佐，此四首多在后妃自我的修身、齊家，故《群書治要》未錄。
而〈芣苢〉〈漢廣〉〈汝墳〉〈麟之趾〉四首則重點在后妃及文王的德化對於民風的影響，多表現人民安樂、守禮、中正、信厚等良善品質，顯示盛世遺風，如鄭玄註〈芣苢〉曰：「天下和，政教平也。」  因為魏徵等編撰《群書治要》的時代為初唐，創業維艱，重心仍是勉勵太宗勵精圖治，利益人民。此時若展現盛世太平的景象，或許會使太宗不再敬慎從事，並不合宜，因此《群書治要》亦未選。
2. 〈兔罝〉淺析
關於〈兔罝〉一篇，需有所探討。詩序曰：「兔罝，后妃之化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，賢人眾多也。」  此詩讚美武夫的賢德，佈置兔網的肅肅恭敬的樣子。表現〈關雎〉德風的影響下，人民都以有德為榮，賢人眾多。連在幽深林中的武夫都不欺暗室，佈置兔網恭敬肅穆，這樣的賢人，正是君子的良伴。朱熹也曰：「化形俗美，賢才眾多。」  可見當時文王德化影響之盛。
〈兔罝〉與〈關雎〉、〈卷耳〉有相似之處，都是講賢才。且此篇著重表現賢士之德，能為君子腹心；好德樂善的君主之德，又能形成上行下效  之風，皆可作為太宗的榜樣，期勉他修身立德，知人善用。為何《群書治要》並未摘錄？
原因或許有二：一者，雖三首詩皆講賢才，但〈關雎〉〈卷耳〉主旨為「求賢」，表現的是「求賢」之因；〈兔罝〉則展現君子德化下，賢人眾多的民風，呈現的是「得賢」之果，甚至頗有盛世景象。兩者互為因果，主旨略有差別。二者，依孔穎達疏，〈兔罝〉〈芣苢〉〈漢廣〉三篇為前五篇的延展及其德化的影響。  〈詩序〉中也言〈兔罝〉為〈關雎〉之化行，因前文已選錄〈關雎〉，故〈兔罝〉不再贅錄。

五、 結語
《群書治要》於後世意義深遠，不僅開創了唐朝的「貞觀盛世」，也被日本天皇和臣子奉為圭臬，創造日本歷史上兩朝盛世。  太宗曾言：「手不釋卷，知風化之本，見政理之源。」  〈詩大序〉曰：「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」  ，一國的政事常與國君的修身密切聯繫，國君能修養良善的德性，就能實現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理想。
〈周南〉是《詩經》十五國風之首，十一首詩皆表現出「風天下」的氣象。孔穎達曰：「二〈南〉之風，實文王之化。」  《群書治要》在〈周南〉中，選取〈關雎〉、〈卷耳〉兩首詩，皆旨在求賢，以此諷諫君主當以賢才為憂，成就治國大道。而從《群書治要》對於〈周南〉詩篇的取捨中，也顯示其「聖思所存，務乎政術」，「昭德塞違，勸善懲惡」的主旨，以及「棄彼春華，采茲秋實」的取捨準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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